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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对于建设中国之贡献可以“居功至伟”

来形容，在中国百年几经跌宕曲折的历史中，这

份杰出的成绩单可谓来之不易，其中既包涵几代

人的不断改革创新，更有对清华精神的不懈坚持

按建筑的色调，清华学子们喜欢将校园分为

“白区”和“红区”：主校门一带，是仿苏联样

式的主楼，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建的一批“水泥

盒子”，坚硬、平实，以白色为基调；二校门以

北，则是仿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格局而设计的欧

式古典风格老建筑，包括大礼堂和图书馆等等，

以厚重温暖的红砖墙为统一标识。

如果再算上清华校内的“灰区”——以灰色

调为主的中国古代皇家园林，清华的各种色调令

人不禁感慨，历史犹如一位调色师，擅长以不同

颜色给这所百年名校打下鲜明的时代印记。

“红区”里的科学馆，自1926年以来，就

一直是物理系所在地，直至1999年新的理科馆

落成。在为新馆选址时，当时的物理系主任陈皓

百年清华  殊途同归
○ 钱炜

介绍发展与成就固然重要，但展望未来发现问题、寻找解决路径更为重要。在关于清华今后发展之路的

评论中，《中国新闻周刊》总第512期《清华建设中国》专题中《百年清华 殊途同归》一文做了全面丰富而

又言简意赅的评论。

明便弃“白区”不选，唯独看中了西北门内的一

片空地。那里离古典的“红区”更近，并矗立着

1932年建成的化学系馆。而待新的理科馆建成以

后，它的建筑风格以及红砖外墙的装饰，也与科

学馆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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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化学馆对面，就是呈半“口”字型

的理科馆，其西翼是数学系，东翼是物理系，再

加之一旁新建起的生命科学学院，一个	“新红

区”，已在清华校园的西北角悄然形成。

从“红区”到“白区”，再回归至“新红

区”，清华大学的百年足迹，在凝固着历史的建

筑上可见一斑。	

割裂

清华理科馆的红砖墙上，如今已爬满青藤。

楼前草坪，不见雕塑，也无立碑，只有一个四方

型下沉式小广场，衬得整座建筑群愈发沉静典

雅，令人联想起那些虚怀若谷的大师们。

在共和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

位曾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其中有9位出自物理

系。

清华大学尤其是物理系为中国核工业的贡献

可用“居功至伟”来形容。据清华大学原党委书

记、1950年入学的方惠坚介绍，在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现场的普通工作人员中，有26名清华毕

业生；马兰核试验基地曾有3任基地司令员来自

清华；在中国各个核研究院、工厂与试验基地工

作过的清华人，总共约有上百位。“这不仅包括

物理系毕业生，也有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方

惠坚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两弹一星”元勋中的大部分出自梅贻琦时

代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但剩下的更多成就，

则应归功于建国后的“新清华”。而回望新中国

成立以来清华大学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这些成

绩实为来之不易。

1952年6月至9月，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的号召下，全国高校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院

系调整”运动。在这场变革中，清华由原来的综

合性大学被重新定位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文、

理、法学院几乎全被调整出去，其中，物理系的

绝大部分教师和全部学生，被并入北大。

在院系调整两个月后，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

校长。这位曾在1932年就读于国立清华大学中文

系的青年运动领袖，自此掌舵清华14年，成为该

校校史上又一位重量级人物。

文、理科被分离出去，用蒋南翔的话来说，

是清华的一次“伤筋动骨的腹泻”。他甚至表

示，“我要是早到清华半年，绝对不会同意这个

方案！”

蒋南翔后悔于自己的“迟到”，并做了个人

最大程度的挽救——清华图书馆保有30万余册

珍贵的古籍善本及甲骨文、青铜器等一批珍贵文

物，原本要随着文学院的迁出而一起被调走，但

被他坚决“截留”了下来。“图书馆馆藏是一所

大学的无价之宝，这些古籍文物后来就成为我们

恢复中文社科专业的基础。”方惠坚告诉《中国

新闻周刊》。

但在历史潮流面前，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

刚刚从清华物理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位置上退

下来的朱邦芬院士就在《清华物理八十年》一书

中写道：“可是，如果蒋南翔当时是校长，就真

的能保住物理系吗？”

蒋南翔来清华后，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

的改革，将清华的教育体系从原本注重“通才教

育”的欧美路线改造成了更偏重于实际运用的

“苏联模式”，培育了大批合格的工程技术人

员，满足了新中国成立伊始对专业人才的极度渴

求。

清华土木系1968届校友王铁藩认为，蒋南翔

在清华大学追求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

专业人才，追求人才的专业化与政治化的高度结

合，在这方面，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提出

了“双肩挑”和“两种人会师”的口号，其首创

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更成为其他高校学生政治

工作制度之滥觞。

就在百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清华校方还

隆重举行了纪念蒋南翔教育思想的座谈会。实际

清华物理系新馆3层的院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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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蒋南翔对教育的思考是深刻的。他曾多次表

示，“我们能否培养出林家翘这样的科学家？培

养不出来，我们只好承认领导失败。”林家翘是

美国华裔著名应用数学家、物理学家，1937年毕

业于清华物理系。

蒋南翔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园也培养出了建国

后的“黄金一代”。1958年，清华改为六学年

制。因此，1959年入学、1965届毕业的学生刚

好避开了一头一尾的“大跃进”和“文革”，完

整、系统地接受了六年制本科教育。之后，这一

届毕业生虽然经历了“文革”的挫折，却赶上了

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据统计，这批人中间走出

了7位院士，2位政治局常委，3位正部长，涌现

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

然而，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及后来的一系

列历史事件，使得建国后的“新清华”与建国前

的“旧清华”渐行渐远，甚至于完全割裂。在清

华第一教学楼的西北空地上，立有一方石碑。那

里是学生们时常流连的处所，但直到1990年代，

绝大部分的清华学生都不知道，那尊绿苔斑驳的

石碑竟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纪念碑！

对于当时奉行的苏联教育模式，朱邦芬在

《清华物理八十年》一书中也有反思：“它虽然

缓解了当时的技术人才短缺，但这种高度一统化

的教育模式有明显的缺点，把培养人才当作流水

线上的生产产品，用技能训练替代现代教育模

式，使高校的专业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

构单一，影响了学科间的交叉，也阻断了培养大

师级人才的可能性，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高等

教育和社会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

　

重建

当全国最好的物理系在清华绝迹，命运女神

又给清华打开了另外一道门。

1955年1月，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发展自己

的原子能事业。9月，蒋南翔与时任北大教务长

的周培源、清华教务长钱伟长等5人出访苏联，

考察苏联核科学专业的办学情况。回国后，在蒋

南翔的建议和组织下，经国务院批准，清华增设

工程物理、自动控制、工程力学等10个新兴专

业，并开始大力发展应用理科。到文革前，清华

园已扩展为12个系40个专业。也是在蒋南翔的坚

持下，清华保持了多科性工科大学的模式，并没

有被“专家”改造为单一的土水建工程学院。

“当时设立工程物理系的目的就是要研究

原子弹，但为了避免引起敏感，就用了‘工程物

理’这样一个名字。”方惠坚解释说。

新专业的设立，及时满足了国家战略发展的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前后，清华大学院系突出性变化

清
华
大
学
（
院
系
调
整
前
）

清
华
大
学
（
院
系
调
整
后
）

农学院

文学院

理学院

法学院

工学院

航空学院
原航空系

厦门大学、西北
工学院、北洋大
学三校的航空系

北京农业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科学院

北京地质学院

北京政法学院

1953.9
调出合组

中央财经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

北京矿业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北京航空学院

北京石油学院

1949.9调出合组

1952.7文理法三学院大部分调出

1952.7部分人员调出

部分调出

1952.7地质系调出合组

经济系部分调出

社会系部分调出

1952.7采矿系调出合组

部分调出

化工系（除石油）调出

1952.10调出合组

1951.5并入

1952.7法律系、政治系、社会系部分调出合组

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

北京大学工学院
燕京大学工学部分院系

察哈尔工业学院少量学生
唐山铁道学院少量学生

石油工程系

无线电工程系

电机工程系

动力工程系

机械工程系

水利工程系

土木工程系

建筑工程系

……

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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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1957年，清华自动控制系为当时的五院

(即航天工业部前身)和二机部(核工业部)定向培养

了287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尖端工业的第

一批技术骨干。

据统计，从1956年到1976年二十年间，清华

工程物理系为国家输送了3000名专业人才。而更

为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工物系的建设，清华恢复

了理论物理、核物理和材料物理的研究，为1982

年物理系的恢复保留了火种。

“物理系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恢

复，主要得益于一批杰出校友的鼎力支持和老清

华物理系的传统。”朱邦芬在接受《中国新闻周

刊》采访时指出。

“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成为

一个纯粹的工程大学……在短期内，清华若继续

集中注重工程，对国家可有很大贡献，但在短期

的后一阶段即长期部分，清华倘只搞工程而无理

科与工科的并行发展，工科就缺乏理科的基础与

启发，工程自己也难搞上去，尤其不能寻求创造

与革新的途径，对国家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而

这种基础，需要长期循序渐进的建立，决不能等

到急需的时候，一挥手就可招来的。所以清华应

该稳稳地站在工程上面，从现在起就迈一步开始

铺垫理科的基础，以期达到理工并行和结合的地

步。”

这是1980年任之恭写给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刘

达的一封信。

任之恭，清华学校1926级校友、美国霍普金

斯大学应用物理研究中心顾问、曾经担任清华物

理系教授。1972年，他组织了第一个美籍华裔学

者访问团回国。1980年下半年，他以74岁的高龄

来清华讲学6个星期，并写了这封信，阐述理科

对于清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强烈建议恢复物理

系。

刘达对此由衷赞成，于是登门拜访当时已升

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也获得蒋南翔的赞许。

实际上，当时除了任之恭以外，国家科委党

组成员黄葳、1951届毕业生何祚庥等大批知名

的海内外清华校友也为物理系复系做出了巨大努

力。

1982年，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清华大学

物理系。那一年的6月24日，以当时的物理教研

组、工程物理系理论物理组、固体物理、核物理

教研组为基础，物理系得以在清华正式重建。

　

回归

清华物理系新馆3层有一面院士墙，上面挂

满铭牌，记载着自叶企孙时代以来每一位出自物

理系的两院院士名字，迄今共有84人。当前，清

华物理系拥有在职院士9名，是全校拥有院士最

多的一个系。

以1979年经济管理学院的重建为标准，此后

20年，清华开始陆续恢复人文社会学科，而学校

的定位也随之再次发生转变。1993年夏，方惠坚

在清华大学中层干部会上，提出要将“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作为清华今后的目标，得到大家一致

赞成。而这一目标，很快就随着“985”工程的

实施而上升为国家意志。

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大

百年校庆上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

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此后，

清华和北大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3年18个亿”

这一力度空前的经费支持。同时，清华校方也提

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思路。

在此背景之下，清华物理系也迎来了重建后

真正的春天。为了物理系良性的、长远的发展，

2002年，时任清华校长的王大中请来4位国际知

名科学家对物理系进行评估。这4位学者分别是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沈

元壤、香港科技大学的沈平与斯坦福大学的沈志

勋。几经调研，四人提交了一份极具分量的评估

报告。

“他们并没有客气，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

许多建议与意见。比如，他们认为，物理系对教

学的投入是不够的，并明确指出，即使是研究型

大学，也应当把教学放在第一位。”朱邦芬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四位学者还在报告中指出：

虽然清华物理系发展迅速可喜，但与国际一流水

平仍有距离，也还隐藏着一些严重问题。

因此，当朱邦芬于2003年出任物理系主任

后，第一件事便是在全系加强教学工作，为此全

系教授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加强教学工作的决

议”，规定所有65岁以下、既做科研又担任教学

任务的老师，要在两年内上满3门课。

“大学教授的本职工作是要给学生授课，少

上一门课要罚款4万元。我身为系主任，按规定

可以少上一门课，但我并没有减少自己的课程。

当时有一位老师，还是院士，没有完成任务就被

罚了款。”朱邦芬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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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富有含义的一个举措，是物理系开始进

行体制改革，成为全校率先恢复“教授治学”的

院系之一，具体做法即与教学和科研相关的所有

重大决策必须得到系教授大会和全系职工大会的

批准和同意。

“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学术领域，学术权力

要比行政权力大。而这正是老清华时期的做法，

我们其实是在恢复过去一些好的传统。”朱邦芬

说。他还举例解释说，无论是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的评选，还是引进人才和经费分拨，他即使身为

系主任都无权干涉，皆由教授大会下面的各个专

门委员会集体决定，很多决策都是当场投票表

决。

2010年，物理系又进行了第二次国际评估。

这次评估肯定了物理系在推行“教授治学”方面

取得的进步，并指出“现在如果以国际标准来评

估，清华物理系的科研实力已可与美国中上级大

学媲美。而本科生的素质，更是与美国顶尖大学

相比也毫不逊色”。

“清华物理系在近20年尤其是近10年的发展

可谓突飞猛进，我相信再有10年，我们将接近国

际上的最好水准。”朱邦芬说。

“现在就是清华最好的时候！”方惠坚认

为，无论是社会环境、政府支持力度，还是学生

素质、师资力量、科研水平方面，清华都面临最

好的机遇。他也认为，清华校内一直不乏有思

想、有才华的教授，而作为清华的领导者，最应

该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宽松的氛围，充分发挥教授

们的积极性。

还有人想得更深更远。王铁藩就表示，最近

这些年来，老清华与新清华有了相互贯通融合的

迹象，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被重新

启用，“人文日新”日益被张扬，不仅“理工合

校”而且“文理荟萃”了，甚而在校园道路的命

名中，也起用了诸如“明德”、“新民”、“至

善”这些出自梅贻琦之口并带有中国传统哲学意

味的词汇。但是，也有一些新旧思想依然纠结冲

突，比如先前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和后来的“又红又专”、“听话出活”依旧

没有找到对接之处……

对此，朱邦芬认为，清华现在的人文精神有

进步，但还不尽如人意。清华过去几十年的提法

“听话出活”，对人才培养起到的作用，是“成

也萧何，败也萧何”。

“一方面，‘听话出活’有利于行政管理与

团队建设，对于清华毕业生比较好地适应社会、

高效率地完成工程项目有帮助，因为绝大多数单

位领导喜欢下属听话出活。但对于原创性的科学

研究，最重要的素质是批判性思维，‘听话出

活’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是灾难性的。”

2009年，清华大学启动了一个新的人才培养

项目——“清华学堂班”，在数学、物理、计算

机、力学、生命科学、化学等6个基础学科的本

科生中，选一批拔尖人才进行因材施教。

据朱邦芬介绍，不同于许多尖子班给学生

“开小灶”的做法，“清华学堂物理班”的因材

施教不是“教多一些，教深一些，教早一些”，

而是给学生减负，让这些学生有时间按自己的兴

趣、主动地学习和探索，甚至可以不上一些必修

课。“等清华学堂修缮完毕后，这几个班的学生

将一同聚在那里上课。届时，不同专业的学生在

一起可以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就像清华学堂

时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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